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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维

最近读了许多表现“疫情”的作品，
有时会被“抗疫”的文字所吸引，皆是因
那种淡淡的忧伤而触动。去读“抗疫”
的书画作品，却找不到有太多的感动，
究其原因可能是书画缺失了一种悲
悯。疫情来临，所有的创作都显现出躁
动，因艺术取决于对生活的反省意识，
而生活的反省又源于对情感的提炼，尤
其是艺术家经常会把情绪表达在作品
上。人常说，每个人的行动所为，表现
在修养与知识的储备，人生百态，有时
知识与修养并不能改变人的格局。所
以大凡我在观赏艺术作品时，总想去寻
找其间的悲悯情怀，因为好的艺术作
品，都会体现出对人生的忧患与伤情。
我认为艺术如果缺少悲悯情怀，是很难
去感动芸芸众生，也无法表现出有多少
生命的价值。

论述艺术的悲悯情怀，首要体现人
性对待善恶的态度，用善良和关爱的眼
界观望人生，作品一定会蕴含着深情与

光明。假如总以邪恶的眼睛看世界，即
使你储备的知识与修养再多，也无论生
活给过你多少恩惠，相信也不会生出感
恩与忏悔的意念。因为你的灵魂早已
深入进阴暗的隧道，即便你想成为艺术
家，作品也很难给人以震撼的力量，最
多是技法上的成熟和老辣。唯有心怀
善念，去捕捉尘世间的苦难与忧患，体
察人生的孤独与艰辛，才会创作出感染
灵魂的艺术。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作
品恰恰都流泻出感伤，侵染了人性的善
良与希望，抒发着在彷徨中前行的方
向。人性的劣性有时会阻碍对艺术的
审美，当你的世界观在迷乱中发生变
化，随之而来会参杂出了乱象丛生。你
的创作也会慢慢的堕落，作品表现出呆
板怪异和冷漠，就像流感一样蔓延到言
行，甚至侵蚀到你曾传承过的基因，你
很难体验到艺术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艺术所表达出的悲悯情怀，不是以
作品的技艺来评判高低，也不是强调作
品内容的灰暗和惨淡，当艺术注入悲悯
与修为合流才是至高境界。美是善的

一种表达方式，保持住一颗心怀怜悯之
心，让情感融入技艺走进作品，从而达
到艺术的悲悯性去追求审美意义。其
实人性的善恶很难用语言论述，在变幻
繁杂的红尘世界，美善的世界观会有强
烈的忏悔意识，以及对人生的反省与感
恩精神。然后通过艺术语言的体验，把
对人生的态度倾泻进作品里，淡化掉那
些欲望和良知的冲突，从而存留住对凡
俗的一点怜悯。艺术的悲悯情怀是人
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坐标，为了守住一份
表达美善的净土，去追求艺术的纯粹而
变得多元化，但不能缺失作品中的忧患
意识。

心怀悲悯是艺术创作的最佳境界，
慈悲应该是艺术家对人生的最好敬畏，
通过作品将人生的苦难与艰辛转化为
动力，以艺术的形式去抚慰世间苍生。
如果去观察优秀的艺术作品，多数都会
流露出淡淡的忧患，那种迷离而惆怅的
寂寞感，会体现出一种高洁壮阔的审美
精神。这就是艺术的悲悯情怀，那种可
以散发出人性的光芒，让艺术去体味百

态人生，捍卫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其
实把握艺术的灵魂不为俗世所困，悲悯
的关怀是滋润艺术生命的源泉，才能创
造一轮明月挂山川，舒展一幅幻美云烟
的好作品。

“悲悯”一词是出自清代周亮工的
《书影》卷四：“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
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
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悲悯的情怀
是一种境界，而艺术作品的悲悯是需要
哲学精神的支撑，其间更多是对人类生
存状态的怜悯，是对时代进程中的梦想
与凝望，是需要艺术家用人格的魅力来
构建。艺术的悲悯情怀，是通过用敏锐
和感恩的视角，去直面人生，艺术不能
沉陷在雾霾的幻影里，而是面对纷杂的
世态保持住“疏离”感。艺术家能够守
住独立思考与遥望苍生的空间，体察尘
世沧桑，感触人生苦痛，方可清醒的知
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创作。就如
同：“悲悯就像一条善良的河流，澄清着
沿路的风尘——”，艺术亦如此，悲悯可
以让欣赏的角度伸向高远。

□ 王成伟

也许我们长久地不知前世从何而来，但我们生来便
常常追问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身上的血脉却总是提
醒我们，一些三槐往事如此悠远动人……

像敦煌壁画上那些盛唐里反弹琵琶的乐神，飞舞千
年，依然大弦小弦声声急雨落玉盘；似一张驶向黄鹤楼
的孤帆，在浩浩汤汤的汉江上，诗意地起起伏伏，历经骤
风急浪，却无法驶出后世子孙遥望的眼；若鄂西北境内
琵琶滩沿岸一阵阵雄壮低沉的纤夫号子，在发黄的残简
里忽近忽远，和着屈原的楚歌，如滚滚西水余韵淙淙。

最久远的三槐记忆，莫过于《资治通鉴》、《太宗实
录》和《宋史·王祐传》的共同记录：

兵部侍郎王祐受宋太祖赵匡胤所托，以宰相大位励
之，彻查功高震主鞠躬尽瘁的大将军符彦卿。领命一番
细探，功臣无罪，竟以家族数百性命担保相救，劝太祖放
下猜忌。将军终于无恙。太祖却盛怒，贬职。亲友惋惜
相门光景已去。祐笑：可知我院为何种三棵大槐？周朝
起，槐象征刚直不阿、高洁清廉、学识渊博。只要子孙后
辈都能学槐，即使我不能位列三公，儿孙必定可以！

果然，次子王旦受新帝宋真宗之约，登临宰相高位
十二年，掌权十八载，被誉为“平世之良相”、“宰相肚里
能撑船”，生后享配庙庭；孙子王素考得进士，位列工部
尚书，入史书为国家栋梁；曾孙王巩，位高爵厚，醉心书
画，终成北宋著名诗人、画家，留下多部传世佳作。

王巩与“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兄弟情深。受“乌台
诗案”牵连，被贬职却淡笑，苏轼愧疚感恩，特撰《三槐堂
铭》记怀，综述王氏家族仁德贤能者众，盛赞“美哉盛哉，
郁郁三槐，唯德之符”！溢美之词，万古回响。

史书有记，王祐1017年逝，享年63岁；自祐起，植槐
荫后昆，典范传华夏，尊为王始祖；王氏堂号近百，三槐
最为瞩目，人丁最盛。

不惑之年，遇族人修谱，欣然受邀撰铭，又现多年疑
思：高洁刚直侠义不驯族亲何以如此多？骤然顿悟，晋
公遗训已春风化雨刻骨入血！

子龙牵牛担子迁徙七十三年，落户余家坡，创业辟
土子嗣如林。庚子鼠年槐月末，伟自沪驱车三千里，终
返琵琶滩，解卅载思源之苦。拨蔓藤深草，揣天国音念，寻根问脉奉香叩祖。长辈
引领至有泽先祖墓茔，神情肃穆庄严叙说：

道光末年，先祖王有泽驾船货运为生，家境殷实却不得后。至汉口黄鹤楼，路
遇算命先生，断言其永无子嗣。一日，江中见童落水，不顾浪险飞身潜救。次年，
再遇先生，猛贺其积德行善多子多孙。果然，诞下儿女一对嫡孙有三曾孙十人。

看，苏轼对王家“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定语，不仅合王侯将相，也适百姓商
贾。

下山，被引入密林，荆棘丛生野草刺目静谧无声。诧异间，突见亮光处豁然开
朗，古树看护残垣断壁旧瓦，农具晒场猪圈鸡舍连家。五爹说：有泽先祖上辈皆出
此屋，众孙荒弃不过二十载。两百年风雪雨霜，家家筑新墅，唯此无人望，幸留此
基脉，未毁变宝藏。抚触王家文物沧桑，刹那鼻酸泪自盈眶。

有泽，子龙曾祖父。子龙，吾祖父。生为世孙，深以为荣。
三槐王氏，子孙万众，约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前，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迁

至湖北十堰郧阳青山镇王家沟。扎根六百年，枝叶散天下，琵琶滩、余家坡、白果
树、大路沟、寨梁子、大沟园子、茶店、长岭、杨溪、安阳、神农架、嘉鱼、潜江、钟祥、
襄阳、河南南阳、四川宜宾、辽宁沈阳、青海西宁……

戎马抗倭将军、保家护民警官、解惑授业教师、政府行政干部、激扬文字作家、
商界创业精英、耕田犁地农夫、寒窗苦读学子……均以王祐为傲，以王旦为豪，以
王素为敬，以王巩为骄，以三槐为美，以王姓为贵。

家族建谱耗财费心，成杨、成新、成合、成义等十余宗亲，历时四年，奔忙田间
走访家院，披荆斩棘无怨无悔；亦整理出一口耳相传美谈：

嘉庆末年某日，郧阳府衙门当差的琵琶滩“镰刀皮”，东关路口遇拾柴儿郎似
面熟，细听方知父亡、母子被卖至大户，经一番交涉，终救护回乡；后资助稚儿成
人，赠两间草房立家，娶妻被后世俗称“大脚老太”，生七子，仅“官凹老四门”续子
嗣。慈善义举无数的“镰刀皮”，逝世时山河同悲日月共泣。汉江河上下百里见人
即发孝巾，以民间最高规格哀之，谓“百河孝”。其后两百载，尽管本名无法考证，
世代仍惦念其恩学其风范，抢修其坟旺香时更。

槐花绽放，蝴蝶飞忙；月明星朗，圣人造访。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39年)，伟大诗人屈原被贬后路过琵琶滩曾歇息留恋，

并在《楚辞·抽思》中以“长濑湍流，泝江潭兮”忆此暗礁旋涡丛生、嶙峋怪石遍布
的历代兵家必争重地。为琵琶滩在这部灿烂华夏的巨著留下稀世吟唱，让王家青
史平添瑰丽浪漫。

琵琶滩晨风伫望，汉江水万尺映绿，柿子坡千亩叠翠，百花娇艳，十里飘香，龙
脉隆隆，凤鸣丹阳，心驰神飞，合掌冥想。赏琵琶反弹，纳三槐荫凉，仰宰相光芒，
读王氏篇章，望先贤帆扬，缅古屋情伤，敬壮士善良，吟屈原诗行。

望江亭飞檐玲珑，含笑佛大肚雍容，谢青山爱子，谢祖宗佑孙。一柱香敬天地
辽阔，一席花敬日月苍茫，一碗酒敬众生豪放。啾啾雏鸣，咕咕鸠叫，淙淙涛歌，声
声吟唱：再续三生三世，吾只拜三槐堂。

□ 兰善清

从镜头或笔头下过一趟就似姑娘穿
了嫁衣，嫁了出去。汉江南岸有片山乡
不就是这样子吗？千古以来的这山这
河谁当回事了呢，而出了个青年俊彦王
成伟，会写，秀笔宛然，什么蓼池呀、余
家坡呀、软河呀、官凹呀、琵琶滩呀连同
他的九菊姐、姑爷王万里、夜行人小林
同学等都一并裹挟了读者视野和记忆，
这方山水这方人莫不是生生嫁给了读
者？

六月的一天，我和梅洁老师就是迎
娶了成伟的故乡，来到了十堰市郧阳区
的青山镇！

路在萦绕，山在起伏，沟壑在蜿蜒，
河水在恬静..... 青山果然青山，沉浸在
葱茏的青绿中，肉乎乎的山冈尽披盛
装，一望无际处森林蔚然、杂花生树。
哦，那里是蓼池，曾经是一片水蓼丛生
的地方，早年人们追逐日子的时候，蓼
蓝应该是青山人印染服饰、穿着打扮的
唯一染料提取物，一袭蓝衫早出晚归，
映衬了四围青山更青。这里当年有所
中学，有操场，有上下课的铃声和整齐
的读书声，现在都被丹江口库区的汪洋
碧海纳入了深渊。逐渐迁徙中，余家坡
便成了蓼池人后来的栖居地，山梁上一
排已经陈旧得长了瓦鬃、很有年代感的
乡村合作社，也就是现在的超市那类，
现今仍在承担着售卖些肥料之类的职
能。成伟指着下面一片水域说，那就是
软河，绿得万般婀娜。定睛看看，不由
出神：真软啊，撑在山坳，感到那是一块
翠绿软缎面，大可以拥揽入怀，可以扯
起来裹在腰间。它与汉江，也就是丹江
口库水已连为一体，没有彼此，如果不
是还有个余家坡作证，真无法说清它还
有自己曾经的名字和区域。

余家坡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万
元户们的火柴盒式小洋楼，一幢隔着一
幢，可大多关门闭户，孤独而立；唯有麻
雀和燕子还来屋檐下垒窝盘旋，它们天
真活泼、无忧无愁、翩然来去，见人很是
亲切，像迎主人似的咕咕叫着，还摇着
机灵的小脑袋。一旁的大树上喜鹊喳
喳喳喳，显然是误以为故人归来。

余家坡是道山岗精准扶贫造下的

屋舍，黛瓦灰墙、毗连成片，这头望到那
头，很远，一时数不出户数。水电路一
步到位，俨然街衢。可以常住，可以致
富。水果、干果、药材、花生、玉米、红
薯、南瓜，都是这丰壤里可以有的，都是
钱。环丹江口库区旅游通道从这里一
绕，山也罢水也罢，一律都在怀抱。康
养、观览，人来人往，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都有福了。再不紧不慢经营一份产
业，余家坡真的年年有余！

来到官凹，这是面面对汉江的山
坡，比余家坡更坡一些。浓荫环护里依
稀人家，成伟几个本家居住其中。怎么
这么个地名？他们诠释：凹藏风水，官
运亨通，历史上这里王氏多出官人，行
伍冠带，驰名一方。不信你问坡下琵琶
滩，那里当年就是个拉弓射箭演武场，
武秀才造化之地。可是，琵琶滩早已隐
身江底，去哪儿问？只好姑妄听之姑妄
信之！

走进王成伟家兄王成合家门那一
刻，我感到了王成伟的聪慧与用心，他
显然事先已与家兄构思了一个迎客仪
式，不能让客人平平常常走进门。于是
设计了家庭横幅，设计了花冠花环的佩
戴，设计了古筝奏乐、口琴演奏，设计了
老老少少的迎宾人堆，设计了拍照、摄
像、茶叙，设计了一定数量的陪客，设计
了舒美的宴乐，设计了......我不胜慨叹
地给梅洁老师说，这是皇家礼数啊，寻
常人家铺排了宫廷做派，同时又是在享
受王成伟一篇精致文章的结构，看得出
谋篇、布局、映照，还有情调和华美辞
藻。梅洁老师早已泪花津津。成伟的
设计是有他道理的，面对梅洁这样一位
功勋作家，倾其心血为汉江和移民树碑
立传，浩繁的文字与国家世纪工程永
辉，人民作家人民心中，心不流驰，种瓜
得瓜，功德不就是在这样自然而然的感
恩中回证么？

午后，雨云遮阳，清风徐来，霏霏凉
适。王成伟调动了他堂兄老船工王成
国，驾驶我们去琵琶滩。驶离江岸，江
面平铺左右，放眼之间，漫江碧透，心都
醉掉了。从丹江口大坝到这里滔滔不
逊的汉水早已收心归家，温驯得一丝涟
漪不起，更无一片浪花，宁谧得全是梦
乡，纯净得全是玉液琼浆。绿呀，绿呀，

绿得翡翠也自惭，碧玉也自惭。几代人
的南水北调梦啊，大半个世纪的泣血精
诚，真应了杜鹃啼血，真应了丹心化
碧！青山恭首，都成了痴情汉子，它们
堆满苍翠、绿浪滚滚、生机盎然，尽情拥
抱着这一库睡美人一般的江水。山水，
山水，山水如此唇齿相依，两爱无猜，我
等山水儿女何等有福消受这最销魂的
天赋人设呀！

机动船蛋壳一样飘荡，水面荷叶般
撑开，已经抵近郧阳城外关门山了。成
国船师指着这水域说，我们现在已经
在琵琶滩头顶。他回忆道：从前有尊
石梁，酷似琵琶。当年河水消落，多次
沿琵琶石走过，端详再三，就是一把与
生俱来琵琶。一端恍似琵琶半梨形音
箱，延伸的石梁活现出琵琶面板，石棱
一横一横，那便是音位“柱”的形态，最
为显眼的是弦槽、弦轴等，栩栩有神。
石琵琶通体呈六十度竖形，正是抱在
怀里的姿势。细听，真还弹拨有声，那
操弦者应该就是这江万古而来的水，
或者说是汉水女神。

成国悠然驾船，又描述当年琵琶滩
情状——那一簇又一簇礁石，呈爆破
式，迸发状，一直延伸到河中央。又上
下迁延，逼得汉江窄窄一线，湍急汹涌，
怒声喧天。没有机动船那年代，上水货
船都是长长一队脱得精光光的纤夫伏
在悬崖绝壁，一步一叩首把船拉上去
的；下水船则是请当地老有经验的船大
夫把舵，暴脾气的水性在熟人面前，时
而也不全收杀气，波涛如沸，一巅万丈，
往往船与人一命呜呼。

原来如此天险，这不禁让我想到屈

原《抽思》，记起了其中“长濑湍流，泝江
潭兮，轸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
行隐进兮”的江滩场景，这里难道就是
2300年前楚王放逐的诗人那第一次汉
北之行遭遇的险滩？2016年中国屈原
研究会专家们来郧阳考证得出《抽思》
创作于郧阳的结论，看来，彼时的“长濑
湍流”应该与这不竭的琵琶滩激流有着
隔时不隔空的一脉血缘和一往情深啊！

历史上，琵琶滩还是个特殊的地理
标志，禹分九州，这里是荆梁分界线。
在船上我们悠然谈论起这些历史古风，
不时环视镜湖云天，思绪翩然，大禹当
年疏浚这道险滩的苦乐情形、屈子跋涉
江滩的背影、朝朝代代船工们玩命河谷
的光景都迤逦眼前。

三千年河东四千年河西，当河流不
再成为走天下的必经之路，幻身天池，
成为一库盛景，人世的光景里便再不
操心那河东河西，但得天长地久，一掬
清水，临江梳洗！

怀古一趟，返回官凹时，晚餐已摆
好。

天依然清凉依依。成伟的堂哥成
敏自筑一个临江凉亭，乡亲们围拢欢
聚。成伟外甥——一个优秀的男孩给
我们献唱了一支现代歌曲。成伟的母
亲——一个音乐素养不错的女人，为我
们演唱了一出河南曲剧《西厢记》，古琴
再为我们弹拨了一曲《云水禅心》。当
代著名女作家梅洁老师则为乡亲分享
了她迷人的青春故事，而我则以毕生没
下过河的冲动穿上救生装备，跳入汉江
一游。虽呛了几口水，但为此行留下了
不舍和难忘。

艺术的悲悯情怀

山环水绕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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